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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與多元夾縫中播報國際電視新聞： 
新加坡案例分析

徐小鴿

摘要

由於要配合政府多元語言政策和國家建設需要，加上政府對傳媒

嚴格控制，新加坡各語種的電視新聞內容大多是重複的。隨着新加坡

全球化的提高和人口越來越多元化，這種重複性是否在國際電視新聞

裏有所改變？本研究通過比較英語頻道和華語頻道的國際新聞報道，

分析他們在新聞流動、題材和播報增強手法上的異同。研究結果表

明，英語頻道和華語頻道在新聞流量沒有太大區別，但是在新聞流向

上卻大有不同。在所報道的題材上，他們沒有很多分別。主要區別在

於他們報道側重點不同。英語頻道比較注重體育新聞報道而華語頻道

則更多報道外國國內政治題材。播報增強手法的對比研究表明，華語

頻道比英語頻道使用更多的圖片和文字。新加坡案例分析表明，只要

不涉及政治、宗教、族群和文化敏感問題，不同語言電視頻道可以在

新聞流動、題材以及播報增強手法上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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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casting Foreign TV News Between Control 
and Plurality: The Case of Singapore

XU Xiaoge

Abstract

Television news in Singapore has been largely redundant due to govern-

ment’s multilingualism and nation building efforts as well as its heavy control. 

But with increasing glob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its population, have 

such duplication and redundancy been changed at least in foreign TV news 

coverage? Through a comparative content analysis of foreign TV news 

coverage by an English-language channel and a Chinese-language channel over 

one constructed month, this study examined foreign TV news flow, topics and 

enhancem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channels provide more or less the 

same amount of foreign TV news while differing in terms of which country or 

region the stories originated from. When it comes to topics covered by both 

channels, they do not differ too much from each other. What sets them apart, 

however, is their emphasis. English-language channels emphasizes coverage of 

sports while Chinese-language channels emphasize reports of internal politics 

in a foreign country. The examination of broadcast enhancements shows that 

the Chinese channel tends to use far more pictures and texts than its English 

counterpart. The results show that as long as they do not touch on sensitive 

topics such as politics, religions, racial or cultural issues, different language 

channels can differ in news flow direction, topical emphasis and broadcast 

enhancements.

Keywords: foreign TV news, news flow, topics, broadcast enhanc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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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以往有關國際電視新聞報導的研究主要關注同一個國家同一種語
言，或不同國家之間的國際電視新聞報導。很少有研究關注在一個政
府控制傳媒的多元社會裏不同語言電視頻道如何報導國際新聞。要彌
補這一不足， 新加坡是個很好的研究案例 。

新加坡電視新聞節目是由政府嚴格控制的國家廣播電視公司─
新傳媒壟斷。雖然新加坡人可以收看到四種官方語言（英語、華語、馬
來語和淡米爾語）的電視頻道，但是這些頻道都隸屬新傳媒。雖然新加
坡傳媒體制是單一的，但是其社會卻是多元的。在一個具有多元族
群、多元語言和多元文化的國家裏，不同語言的電視頻道在報導國際
電視新聞時是否會因為政府嚴格控制傳媒而導致單一的國際電視新聞
報導，抑或不同語言的電視頻道會因其目標觀眾的文化背景有異而在
報導內容和方式上有所不同？本文試圖從國際電視新聞報導的流動、
題材和播報等三個方面做比較分析來回答這個問題。

國際電視新聞流動、題材和播報研究

國際電視新聞中的流動問題（Gonzenbach, Arant, & Stevenson, 

1992; Hjarvard, 1995; Johnson, 1997; Kim & Barnett, 1996; Weaver, 1984; 

Wilke, 1987; Wu, 1998, 2003) 是國際新聞研究的一個重要部分。早在
1953年國際新聞研究所就提出了國際新聞流動不平衡問題（Hur, 

1984）。 後來系統地分析國際新聞流動不平衡問題的相關研究發現，在
國際電視新聞流動中，有關發達國家的新聞遠遠超過有關發展中國家
的新聞（Schramm, 1964）。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興起了一場有關發展中國家的媒體代表性問題的辯論。這場辯論
被稱為國際信息與傳播新秩序（NWICO），主要焦點在於國際傳播的不
平衡。就國際電視新聞流動而言，就是太少有關發展中國家的新聞在
流動。發達國家獨霸國際電視新聞流動。有不少相關研究用有關核心
國家群、半邊緣國家群、邊緣國家群以及外部區域之間互動所形成的
世界系統論（Wallerstein, 1974）來解釋造成國際傳播不平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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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更多研究表明，國際電視新聞流動的不平衡不僅存在於核心
國家群與邊緣國家群之間，而且有關邊緣國家新聞也在核心國家群之
間的新聞流動得到進一步的邊緣化（Chang, 1998; Chang, Lau, & Hao, 

2000; Kim & Barnett, 1996）。影響國際電視新聞流動還包括以下因素：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所講語言、所處地理位置、政治自由程度
和人口（Kim & Barnett, 1996）。以往研究還發現其他影響國際電視新聞
流動的因素，如國家或區域間的貿易， 文化相同性或聯繫程度（其中包
括原殖民和被殖民國家之間的聯繫），共同的族群和語言，政治關係，
通訊資源，地理接近性以及社會類同性（Wu, 1998），事件的異類化程
度、相關程度以及文化認同程度的影響（Golan, 2008）以及新聞傳媒組
織內部因素（Kim, 2003）。國際電視新聞流動也許會更多受一個國家內
部的政治過程和傳媒新聞生產過程的影響（Archetti, 2008）。

但是，有關國際電視新聞流動的研究很少關注一個國家的國際電
視新聞流量和流向問題。也就是在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之間、城市
與農村之間、沿海與內地之間、不同語言電視頻道之間也會有不同的
國際電視新聞流量和流向問題 。這些領域則有待進一步研究。

有關國際電視新聞題材的研究主要關注不同國家的觀眾對電視新
聞內容的收視喜好和評價、內容效果以及對觀眾的影響（Brosius, 1989; 

Semetko & Valkenburg, 2000; Warren, 1988; Zillmann, Gibson, Ordman & 

Aust, 1994）。而有關同一個國家的不同語言頻道在報導國際電視新聞
報導時所體現的在題材種類和側重點上的異同研究卻不多。

國際電視新聞播報研究則是分析國際電視新聞的播報結構和模式
（Galtung & Ruge, 1965; Weaver, 1984）、方式和循序（Brosius, 1989, 

1991; Lang, 1989; Mundorf, Drew, Zillmann, & Weaver, 1990; Mundorf 

& Zillmann, 1991; Behnke & Miller, 1992）、風格和語言（Buss, Terry, 

Hofstetter & Richard, 1977; Housel, 1984）、結尾效果（Zillmann, Gibson, 

Ordman, & Aust, 1994）、現場報導和前期製作報導（Daniels & Loggins, 

2007）、 語言和文化對國際電視新聞電視報導的影響（Hale, Olsen, & 

Fowler, 2009）以及電視新聞播報形式（Brosius, 1991）。但是，對於國際
電視新聞的各種播報增強手法的整體比較研究卻較為少見。

而有關華語國家和地區的電視新聞報導的研究則主要有新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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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Warren, 1988）、美中電視新聞比較分析（Chang, Wang, & Chen, 

1998）、作為社會知識的新聞（Chang, Wang, & Chen, 1994）、新聞流動
和電視報導（Chang, Lau, & Hao, 2000）、重大事件的國際電視報導

（Friedland & Zhong, 1996）、美國有關中國的電視新聞報導（Goodman, 

1990）、台灣電視新聞的新聞源模式（Lo, Cheng, & Lee, 1994）以及台灣
首次總統選舉電視新聞報導中的政治偏見（Lo, King, King, & Huang, 

1996）。在華語國家和地區裏，尤其是在同一個國家裏並且在同一個傳
媒體制下，有關華語頻道和英語頻道的國際電視新聞對比研究就極為
少見了。

綜上所述，調查一個政府嚴格控制傳媒的多元社會裏，華語頻道
和英語頻道的國際電視新聞在流動、題材和播報增強手法上的異同，
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其結果可以豐富有關國際電視新聞的知識。

新加坡媒介環境與電視新聞結構

新加坡地處馬來半島南端，有大約50個島嶼組成，佔地面積只有
659平方公里。新加坡人口非常密集，每平方公里就有六千八百十四
人，總人口達四百八十多萬，其中華人佔76.9%以上，馬來人佔13.9%，
7.9%印度人，其他族裔人士佔1.4%（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2008）。多元種族的新加坡也是多元宗教的國家，新加坡人信奉佛教、
回教、基督教或印度教。多元種族的新加坡自然也是多元語言的國
家，新加坡有英語、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作為四種官方語言。要
治理和發展這樣一個多種族、多語言、多宗教和多文化的彈丸島國，
新加坡政府別無選擇，只有奉行多元政策。

這一多元政策自然也是新加坡的傳媒體制的基石。英語傳媒是作
為橋樑媒體服務於全國和所有種族，同時也是用來報導全國新聞，而
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則分別為各自族群服務。這一多元語言媒體
在新加坡並未導致族群隔離或族群分裂，這是因為新加坡政府一路以
來貫徹全國統一以及族群和諧政策。不管何種語言媒體，族群敏感和
種族和諧向來是所有媒體所尊重的原則（Kuo & Hao, 2003）。由於歷史
原因和過往幾次族群衝突，新加坡政府對族群問題尤為敏感。自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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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1965年獨立以來，「生存」（survival）一直是新加坡政府工作的重中之
重，「生存」也一直是新加坡政府用來團結全國各族群的意識型態的工
具。對於新加坡政府來說，生存就是要經濟發展，而族群或宗教衝突
以及反對黨政治都是會導致社會不穩定的因素，這些不穩定因素會嚇
跑外資。為了防止族群衝突，為了保持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新加坡
政府奉行了多元語言政策：英語不僅作為聯繫各種族的橋樑語言，也
作為經濟發展和接受科技知識的工作語言，而如華語、馬來語等各族
群的母語則作為保持傳承各種族文化的有力工具。從表面上看，這種
多元語言政策似乎凸出了族群之間的分界和區別，可是事實上，多元
語言政策卻把有關族群認同的政治控制在族群內部，而不會擴大到成
為全國性的政治問題（Kuo & Hao, 2003）。

在這樣一個多元社會裏，新加坡的傳媒與政府的關係具有其獨特的
一面。在種族敏感和區域敏感等問題上，傳媒了解政府的立場，所以都
會謹慎處理相關報導，既不崇尚思想自由市場的觀念，也不認同獨立的
第四權力制約機構。新加坡傳媒通過自律和自我審查使內容與新加坡政
府的政策保持一致，並保護自己不受制裁或打壓（Kuo & Hao, 2003）。

新加坡新聞媒體市場主要由兩大媒體集團壟斷，即新加坡報業控
股有限公司和新傳媒有限公司。新加坡報業控股主要壟斷平面新聞媒
體市場，而新傳媒則壟斷廣播和電視新聞市場。

新加坡每天有300萬人，或79%的15歲以上人口閱讀新加坡報業
控股以四種官方語言（英語、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出版的17份報
章。除了報章外，新加坡報業控股還通過報章的新聞網站來吸引更多
的受眾。平均每個月的頁覽量超過1億5,000萬，獨立瀏覽訪客則為
900萬個。此外，新加坡報業控股還通過互聯網及手機短信提供與讀者
交流的門戶網站「STOMP」、雙語新聞和互動網站「omy.sg」以及提供免
費互動網絡電視服務及隨需錄像服務的「Straits Times Razor TV」（見新
加坡報業控股有限公司簡介）。

除了上述新加坡報業控股的平面新聞媒體及其新媒體和多媒體
外，新加坡人可以通過新傳媒擁有的九個電視頻道來收看新聞：5頻道

（英語）、8頻道（華語）、U頻道（華語）、亞洲新聞臺（英語）、高清5（英
語）、奧多頻道（英語）、朝陽頻道（馬來語）以及Vasantham（淡米爾



在控制與多元夾縫中播報國際電視新聞

145

語）。5頻道播放適合全國各族群的大眾娛樂及生活時尚節目為主，同
時也有新聞節目。8頻道播放新聞與娛樂節目，是新加坡最多人觀賞的
本土華語頻道。U頻道是專為年輕一代電視觀眾而設的娛樂頻道。亞
洲新聞臺是新加坡唯一具有區域影響力的電視新聞頻道，以全球視野
和亞洲觀提供最新的世界動態、新聞與時事。高清5採用國際優質的廣
播標準，播放最超凡的視覺與聲音清晰度節目。奧多頻道是專為兒童
與青少年而設的頻道。朝陽頻道是新加坡馬來族群的電視頻道。
Vasantham是新加坡印度族群首選的印度娛樂頻道。同時，新傳媒還通
過5頻道、8頻道以及亞洲新聞臺提供一項以文字為主的新聞及資訊隨
選的電視資訊服務（見新傳媒電視頻道網站有關公司的簡介）。

除了新加坡報業控股有限公司和新傳媒有限公司提供新聞外，新
加坡星和有線電視有限公司也向527,000戶新加坡家庭提供外国有線電
視新聞頻道，如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英國廣播公司世界新聞節目，
中國中央電視台第九頻道，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標題新聞， 鳳凰台以及
空中新聞。

電視一路來是新加坡政府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的「公眾說服的重要工
具之一」（Kuo, 1984: 50–51），所以，新加坡政府對電視播報的內容嚴
加管制。政府的管制不僅涉及「對公眾利益不利的內容」，而且也滲透
到支持政府制定的發展目標所播放的節目和內容（Kuo, 1984: 52）。此
外，「所有涉及政治，宗教和族群等敏感問題都須嚴加審查」（Kuo, 

1984: 52–53）。儘管新加坡傳媒的導向和運作早已逐步放寬，但是政府
對電視的嚴加管制的政策一直不變（Kuo & Hao, 2003）。 

新加坡的電視傳播政策是其務實傳媒體制的產物，其主要特點就
是對媒體嚴加管制，以發展為本並顧及多元語言政策考慮。換句話
說，新加坡的大眾傳媒是要對社會發展，尤其是在政治穩定和族群和
諧等關鍵問題上，要起着建設性的角色（Kuo, 1999）。新加坡的傳媒體
制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國家的多元語言政策，尤其反映在受國家憲法保
障的四大官方語言的使用上，即英語，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新
加坡電視和廣播節目也充分體現了多元語言政策，如電視和廣播分別
由各自為不同語言社區服務的電視節目和電台節目。因此，新加坡的
電視觀眾是相當分散的。華語頻道（第8頻道）大約有兩百萬觀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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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頻道（第5頻道）大約有一百五十萬左右，馬來語頻道只有四十萬，
淡米爾語則只有六十一萬左右（Keshishoglou & Aquilia, 2003: 17）。儘
管所有電視頻道同在新傳媒這把大傘下，它們各自又有一些自由度來
設計各自節目來滿足不同觀眾的需求。

但是，在國家建設和族群和諧兩大治國政策的統治下，並且在一
個政府嚴厲管制的單一傳媒體制下，新加坡電視頻道一直積極配合政
府的多元語言政策和族群和諧政策以期凝聚社會各族群和塑造國家身
分。結果之一是，造成了各語種的電視新聞內容重複（Kuo, 1984: 55）。
隨着大量移民湧入和全球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新加坡電視頻道面臨着
要滿足越來越多的有關新聞的多元需求的挑戰。 另一方面，新加坡電
視頻道也面對來自其他國家的多種新聞渠道（如有線電視新聞節目）的
競爭。在這樣的背景下，（RQ1）新加坡華語頻道和英語頻道在國際電
視新聞流動上是否也存在着重複性？（RQ2）這種重複性是否也反映在
兩個電視頻道所報導的新聞題材上？（RQ3）最後在國際電視新聞的播
報增強手法上，這兩個電視頻道是否也是相同的？

研究方法

首先要介紹本研究有關電視國際報導的流動、題材和播報增強手
法的定義闡述和測量方法。

國際電視新聞流動定義和測量：不同於以往的國際電視新聞研
究，本研究的焦點放在同一個國家裏，而不是國家之間，不同語言頻
道有關國際新聞報導的流量和流向問題。在本研究裏，國際電視新聞
的流量是指一個電視頻道的半小時新聞節目段內國際新聞佔總量的百
分比。而國際電視新聞流向是指一個電視頻道的新聞節目內國際電視
新聞裏所報導的新聞事件或問題來自哪些國家或地區。

國際電視新聞題材分類和測量

英語頻道和華語頻道的新聞內容分析採用全球國際電視新聞研究
小組所制定的內容分析題材種類（可參考專輯引言及其他文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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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材共分以下25種：（1）外國國內政治、（2）國際政治、（3）軍事國
防、（4）外國國內秩序、（5）經濟、（6）勞工和工業關係、（7）商務、商
業和工業、（8）交通、（9）健康、福利和社會服務、（10）人口、（11）教
育、（12）通訊、（13）住房、（14）環境、（15）能源、（16）科學技術、

（17）社會關係、（18）事故災難、（19）體育、（20）文化、（21）時尚、
（22）禮儀、（23）人情、（24）氣候和（25）宗教。25種題材的平均百分
比是4%。

國際電視新聞播報增強手法定義和測量

新聞報導可以通過使用檔案、表格、圖片、圖表、地圖、旗幟、
標識、文字以及動畫等九種手法配合實際新聞內容，以達到增強新聞
播報的效果。檔案是指過去相關新聞以及背景材料的使用來增強國際
電視新聞的深度和廣度。如遇到一些需要用到很多數據的國際電視新
聞，表格、圖片和圖表則是非常有效的從視覺上幫助觀眾迅速理解的
方法，這在電視新聞裏是非常重要的手段。地圖、旗幟和標識則可以
幫助觀眾直接迅速了解國際新聞發生的所在國家、地區或其涉及甚麼
機構。文字可以用來幫助觀眾理解國際電視新聞內容，彌補一些畫面
無法或難以交代的信息。動畫則用來形象地播報抽象的信息，這對越
來越依賴於視覺理解的年輕觀眾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手法。各種播報增
強手法對於一個像新加坡這樣多元的社會尤為重要，面對多元族群和
多元語言的觀眾，電視節目需要通過各種播報增強手法來加強播報效
果。

本研究所選兩個電視頻道是新加坡最受歡迎的頻道：英語頻道是
第5頻道，是24小時的英語娛樂頻道；所選華語頻道則是第8頻道，是
24小時的華語新聞和娛樂頻道。第5頻道「主宰英語黃金時間」，而第8

頻道則「主宰華語黃金時間」（Keshishoglou & Aquilia, 2003: 61），這兩
個頻道隸屬政府擁有的商業媒體公司─新傳媒。就結構而言，英語
頻道與新傳媒的另外一個24小時英語頻道「亞洲新聞網」共享資源。由
於目標受眾和播出時間不同，這兩台的新聞播報並不存在競爭問題。
華語頻道和U頻道也同樣共享資源，也同樣沒有競爭，因為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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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受眾和播出時間也不一樣。但是，新傳媒新聞編輯部基本上是
由亞洲新聞新聞頻道所主宰並由受英文教育的主管領導。因此，非英
語電視節目在資源分享和分配上就顯得有所力不從心，但是各非英語
電視節目卻充分利用有限資源為各自目標受眾服務。

我們在2009年1月20日和2009年3月29日期間每隔兩個星期分別
從英語頻道和華語頻道上錄製的四個星期黃金時間（英語頻道晚上九時
半至十時和華語頻道晚上十時至十時半）播出的992篇新聞（461篇來自
英語頻道和531篇來自華語頻道）。我們的內容分析設計採用「全球國
際電視新聞研究小組」所指定的內容分析編碼及其編碼說明。兩名內容
分析編碼員經過培訓後進行分析。我們按10%比例分別抽查了46條英
語頻道新聞和53條華語頻道新聞並對其重要或容易出錯的內容分析條
目（流動、題材和播報增強手法）進行了編碼員之間的信度（Holsti 

formula）測試。測試結果：編碼員之間的信度分別是85%（英語頻道）
和84%（華語頻道）。

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分別按以下研究問題的順序呈現：(RQ1) 新加坡華語頻道
和英語頻道在國際電視新聞流動上是否也存在着重複性？ (RQ2) 這種
重複性是否也反映在兩個電視頻道所報導的新聞題材上？ (RQ3) 在國
際電視新聞的播報增強手法上，這兩個電視頻道是否也是相同的？

國際電視新聞流動的異同

首先呈現的是有關新加坡華語頻道和英語頻道在國際電視新聞流
動上是否還存在着重複性的數據。有關國際電視新聞流動的研究結果
分流量和流向兩個方面來呈現。就國際電視新聞流量而言，一般來
講，各國的國際電視新聞通常佔其新聞時間段內的三分之一或更少。
例如，在一個對16個國家的國際電視新聞報導比較研究中（Foreign TV 

news around the world，2009），大多數國家的國際電視新聞佔總量的三
分之一或更少，如比利時（35.8%），巴西（32.1%），智利（29.9%），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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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27.4%），香港（20.7%），以色列（32.9%），義大利（21.4%），波蘭
（34.6%），葡萄牙（26.3%），台灣（13.7%），美國（27.4%）。只有五個國
家的國際電視新聞接近或超過40%。在這些國家裏，新加坡排第三位

（45.1%），排在埃及（65.4%）和德國（46%）之後。雖然只是彈丸之國，
但是新加坡的國際電視新聞流量卻比中國和美國等大國的國際電視新
聞流量還要大。

新加坡的國際電視新聞流量並沒有因為頻道的語言不同而有所區
別。如新加坡的英語頻道在選定的四周裏共播出了461條電視新聞，其
中221條是國際電視新聞，佔總量47.9%，而國內電視新聞則有240

條，佔總量52.1%。華語頻道在相同的時間裏共播出了531條電視新
聞，其中226條是國際電視新聞，佔總量42.6%，而國內電視新聞則有
305篇，佔總量57.4%。就國內電視新聞和國際電視新聞比例上看，英
語頻道的國際電視新聞流量接近總量的半數（47.9%）。而華語頻道的國
際電視新聞流量則略低於半數（42.6%）。如表一所示， 英語頻道和華語
頻道在國際電視新聞流量上沒有太大區別。

表一：國際電視新聞流量：華語頻道與英語頻道之比較

電視頻道 國內電視新聞 國際電視新聞 總計

華語頻道 305（57.4%） 226（42.6%） 531（100%）

英語頻道 240（52.1%） 221（47.9%） 461（100%）

X
2 
= 2.88, df = 1, p<.05

就國際電視新聞流向（國際新聞發生地點）而言，我們在英語頻道
和華語頻道各自選出報導最多的十個國際或地區做比較，分析報導的
數量和流向是否和電視頻道的播報語言有關聯。比較結果表明，英語
頻道中報導最多的國家前三名是美國、澳大利亞和英國，而華語頻道
中報導最多的國家前三名是馬來西亞（鄰國馬來西亞華人佔總人口
24%）、中國和台灣。顯而易見，新加坡電視頻道中的國際新聞報導與
其所播報和受眾的語言和文化有很大的關聯（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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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國際電視流向：華語頻道和英語頻道之比較

華語頻道中報導最多的國家和地區 英語頻道中報導最多的國家和地區

國家 /地區 華語頻道 國家 /地區 英語頻道

馬來西亞 48（9.0%） 美國 34（7.4%）

中國 32（6.0%） 澳大利亞 32（6.9%）

台灣 23（4.3%） 英國 31（6.7%）

美國 18（3.4%） 馬來西亞 22（4.8%）

日本 15（2.8%） 中國 18（3.9%）

香港 11（2.1%） 義大利 13（2.8%）

澳大利亞 6（1.1%） 日本 12（2.6%）

印度尼西亞 7（1.3%） 印度 9（2.0%）

泰國 9（1.7%） 香港 4（0.9%）

英國 5（0.9%） 台灣 4（0.9%）

如果按英語國家和華語國家來分析，英語頻道中的國際電視新聞
有110條是來自英語國家如美國、澳大利亞、英國、印度和菲律賓等五
個英語國家，佔英語頻道總量49.8%，而來自華語國家和地區如中國、
香港和台灣的電視新聞則只有26條，佔英語頻道總量11.8%。華語頻
道中的國際電視新聞有66條來自中國、香港和台灣這三個華語國家和
地區，佔華語頻道總量29.2%；而來自英語國家如美國、澳大利亞、英
國、印度和菲律賓等五個英語國家的新聞只有33條，佔華語頻道總量
14.6%（見表三）。換句話說，在國際電視新聞流向上，英語頻道和華語
頻道有很大的區別。英語頻道較多播報來自英語國家的新聞，而華語
頻道則較多播報來自華語國家和地區的新聞。

表三：國際電視新聞流向：華語頻道和英語頻道之比較

國際電視新聞發生地點 英語頻道（N=136） 華語頻道 (N=99） 總計（N=235）

華語國家／地區總計 26（19.1%） 66（66.7%） 92（39.2%）

英語國家總計 110（80.9%） 33（33.3%） 143（60.8%）

X
2 
= 54.4 df = 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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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電視新聞題材的異同

按國際電視新聞25種題材來分析，英語電視頻道和華語電視頻道
對勞工和工業關係、住房和社會關係等三個題材均沒有報導。華語電
視頻道對禮儀、能源、環境和通訊並無報導，而英語電視頻道則對時
尚、教育、人口和氣候沒有顧及。此外，以下13種題材在英語頻道和
華語頻道裏的報導量都沒有達到平均百分比4%（按25種題材算，平均
每種題材的百分比應該是4%）：（1）交通、（2）健康、福利和社會服務、

（3）人口、（4）教育、（5）通訊、（6）環境、（7）能源、（8）科學技術、（9）
文化、（10）時尚、（11）禮儀、（12）氣候和（13）宗教（見表四）。

表四：國際電視新聞題材：華語頻道和英語頻道之比較

華語頻道題材

種類（N=25） 和總數（N=226）

英語頻道題材

種類 （N=25） 和總數（N=221）

報導量超過平均百分比（4%）的8種題材

外國國內政治  78（34.5%） 體育 74（33.5%）

體育 27（11.9%） 外國國內政治  30（13.6%）

經濟 20（8.8%） 外國國內秩序 20（9.0%）

人情 17（7.5%） 國際政治 15（6.8%）

外國國內秩序 16（7.1%） 人情 15（6.8%）

國際政治 15（6.6%） 商務、商業和工業 12（5.4%）

事故和災難 12（5.3%） 事故和災難 12（5.4%）

健康、福利和社會服務 11（4.9） 經濟 9（4.1%）

報導量不到平均百分比（4%）的17種題材

商務、商業和工業 6（2.7%） 文化 8（3.6%）

文化 5（2.2%） 交通 6（2.7） 

交通 4（1.8） 健康、福利和社會服務 5（2.3）

教育 3（1.3%） 科學技術 5（2.3%）

科學技術 3（1.3%） 環境 3（1.4%）

軍事國防 3（1.3%） 通訊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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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 2（.9%） 軍事國防 2（.9%）

氣候 2（.9%） 禮儀 1（.5%）

人口 1（.4%） 宗教 1（.5%）

宗教 1（.4%） 能源 1（.5%）

禮儀 0（.0%） 教育 0（.0%）

環境 0（.0 %） 時尚 0（.0%）

通訊 0（.0%） 人口 0（.0%）

能源 0（.0%） 氣候 0（.0%）

勞工和工業關係 0（0%） 勞工和工業關係 0（0%）

住房 0（0%） 住房 0（0%）

社會關係 0（0%） 社會關係 0（0%）

在25種題材中，英語頻道或華語頻道有9種題材的流量超過了平
均百分比（4%）。它們是外國國內政治、體育、國際政治、經濟、外國
國內秩序、事故和災難、人情、商務、商業和工業以及 健康、福利和
社會服務 。通過比較我們發現，英語頻道側重於商務、商業和工業的
報導，而華語頻道則重點放在對經濟的報導。英語頻道有5.4%的新聞
是報導商務、商業和工業題材，而華語頻道只有2.7%。對於經濟報
導，英語頻道有4.1%而華語頻道則有8.8%。英語頻道和華語頻道之間
的最大不同是，英語頻道更多地報導國際體育新聞（33.5%）而華語頻道
則是側重外國國內政治（34%）（見表四）。

國際電視播報增強手法的異同

就國際電視新聞報導中播報增強手法而言，英語頻道和華語頻道
分別使用了檔案、表格、圖片、圖表、地圖、旗幟、標識、文字以及
動畫等手法，但是，在這九種增強手法裏，文字、圖片和檔案是華語
頻道和英語頻道使用較多的增強播報效果的手法。 在這三種手法種，
英語頻道和華語頻道在利用檔案方面只有微小區別，英語頻道中有略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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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十分之一的國際電視新聞用檔案，而華語頻道則有不到十分之一
的國際電視新聞用檔案。但是，在利用圖片和文字來增強播報效果
上，英語頻道和華語頻道則有很大的區別。英語頻道大約有十分之一
的國際電視新聞伴有圖片，而華語頻道則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國際電視
新聞伴有圖片。英語頻道和華語頻道之間的最大區別則是在文字上，
英語頻道中不到三分之一的國際電視新聞使用了文字，而華語頻道則
有超過二分之一的國際電視新聞使用了文字（見表五）。

表五：國際新聞電視播報增強手法

華語頻道播報增強手法

種類和百分比

英語頻道播報增強手法

種類和百分比

文字 62（28.1%） 文字 135（59.7%）

圖片 23（10.4%） 檔案 96（42.5%）

檔案 19（8.6%） 圖片 21（9.3%）

圖表 7（3.2%） 表格 10（5.8%）

標識 5（2.3%） 旗幟 10（4.4%）

動畫 4（1.8%） 動畫 10（4.4%）

旗幟 3（1.4%） 標識 7（3.1%）

地圖 0（0.0%） 圖表 2（.9%）

表格 0（0.0）% 地圖 0（0.0%）

討論與結語

研究結果表明，在國際電視新聞流動、題材和播報增強手法上，
新加坡英語頻道和華語頻道具有較大的相同，但是也呈現了不小的區
別。

就國際新聞流量而言，也就是說，就一個國家的國際電視新聞與
國內電視新聞的比例而言，新加坡雖小，不論是英語頻道還是華語頻
道，其國際電視新聞的流量大大超過了像中國和美國等國的國際電視
新聞的流量，同時也超過了其他華語地區如台灣和香港的國際電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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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的流量。這一現象很難用以往研究發現的有關影響國際電視新聞的
因素，如人口、國家地位、經濟發展、貿易、語言或文化等因素來解
釋新加坡的國際電視新聞流量問題。 

在像新加坡這樣一個多元族群、多元語言、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
的多元社會裏，各族群尤其是新移民對各自在國外的相同族群、語
言、宗教和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這自然會導致他們對與他們相
關的國際新聞有着很大的興趣。這種社會和興趣的多元性是否直接影
響了國際電視新聞上的各語種新聞流量？對於這個問題，內容分析無
法提供答案。這是一個需要通過其他研究方法來進一步研究來解決的
問題。

除了社會多元性外，全球化是否也是影響一個國家的國際電視新
聞流動的另一個因素？全球化是一個商品、服務、金錢、人員、信息
和文化的流動過程 （Held, McGrew, Goldblatt, & Perraton, 1999）。根據
KOF的2010年的數據，新加坡是一全球化程度很高的國家，世界排名
第17位，其中經濟全球化指數世界排名第一位，社會全球化指數排第
21位，而政治全球化指數則排77位。由於本身沒有自然資源，新加坡
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要靠國際和區域貿易、旅遊和投資。英語國家以
及華語國家和地區則是新加坡的主要貿易伙伴，因此，新加坡是否會
對國際新聞的需求量較大？ 另外，新加坡的經濟發展還要靠引進外國
人才和勞動工人，在過去五年裏，新加坡引進了將近一百萬人，相當
於原來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量湧進的移民會不會在一定程度上也增
加了對國際電視新聞的需求？另外，政府提出的有關建世界一流的國
際都市的計畫和願景也擴大了新加坡傳媒的視野，這是否也會增大了
國際電視新聞的流動？上述推測的各種可能影響新加坡國際電視新聞
流動的因素尚未經過統計測試，所以無法建立任何因果關係來斷定全
球化對國際電視新聞流動的影響。但是，一個國家的全球化程度越
高，其國際電視新聞流動是否就越大，這是一個有待驗證的研究假設。

在新加坡，不論是英語頻道還是華語頻道，其國際電視新聞的流
量並沒有因為語言不同而具有很大的區別。但是就國際電視新聞流向
而言，語言則是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因素，語頻道中報導最多的前三個
國家是英語國家，華語頻道中報導最多的前三個國家則是華語國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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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佔近三分之一的鄰國。就國際電視新聞總量而言，英語頻道所報
導的英語國家的新聞要比華語國家或地區的新聞多，而華語頻道所報
導的華語國家和地區的新聞則要比英語國家的新聞多。

雖然語言可能是影響國際電視新聞流向的主要因素，但是語言對
新加坡來說，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語言問題。在像新加坡這樣一個多
元社會來說，語言是一個非常敏感的社會和政治問題，用多元語言政
策來維護族群和諧和社會穩定是新加坡的一個基本國策。多元政策對
電視內容的影響向來很大，新聞也不例外（Kuo, 1984; 1999）。 在多元
語言政策的指導下， 新傳媒旗下的各語種電視頻道一路來在電視節目安
排和內容方面包括新聞，都積極配合政府，宣傳、傳達、解釋以及貫
徹政府各項相關政策和措施。例如，過去重英語輕華語的政策造成了
所有其他語言電視頻道的內容與第5頻道（即英語頻道）大同小異。而
今，重英語輕華語的政策有所改變，隨着中國的崛起，新加坡電視新
聞節目也更多地重視對華語社會，尤其是對中國的報導。為了滿足越
來越多的從中國來的新移民和本地人民了解中國的需求，第8 頻道（即
華語頻道）也大大增強了對世界華語社會，尤其是對中國的報導。

不論是英語頻道還是華語頻道，新加坡國際電視新聞流量和流向
都在很大程度上受新加坡政府傳媒政策的影響。在政府嚴格控制的傳
媒體制裏，新加坡新聞傳媒自覺地積極配合政府的多元語言政策、族
群和諧政策、移民政策和經濟發展政策。

有關新加坡國際電視新聞題材研究的結果表明，在嚴格管制的傳
媒體制裏， 英語頻道和華語頻道在報導國際電視新聞的題材上的相同點
就是，國際新聞報導大都迴避或低調報導敏感題材。由於如同其他電
視內容，電視新聞也是一直是受到政府的嚴格控制。雖然沒有政府對
電視新聞的直接干涉，但是電視新聞從業人員非常清楚政府的立場、
意見和聲音。正像平面新聞一樣，電視新聞從業人員需要自覺地實行
嚴格自律和自我審查，以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煩。

但是由於各自服務對象的語言和文化不同，不同語言頻道在少數
題材上則會有不同的側重點。有關題材研究的重要發現就是，英語頻
道注重體育報導而華語頻道則注重外國國內政治報導。但是這種側重
點不同，是何種原因造成的？是語言政策或定位還是不同的文化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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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所致？由於答案無法在內容分析的數據裏找到，我們需要進一步研
究電視新聞編輯的選擇傾向和標準、觀眾的興趣和喜好以及編輯和觀
眾之間何種互動影響國際新聞選擇及播報方式。但是通過內容分析而
發現的這種不同語言頻道在內容上的不同側重點，為今後研究提出了
新的方向。

英語頻道和華語頻道之間的增強播報手法對比研究結果表明，大
部分增強手法都尚未充分利用。但是，跟英語頻道相比，華語頻道更
多使用圖片和文字來增強其播報效果。這跟新加坡大部分華語觀眾的
實際華語水平以及推廣華語運動可能有關係。總體上講，新加坡人的
英語水平要比華語水平高。華語新聞卻是另外一個情形，尤其是國際
電視新聞，並不是大部分新加坡華人都能看懂的。所以配合華語推廣
運動，華語頻道會使用更多的圖片和文字來增強其播報效果，有時文
字通常是英語翻譯，有助華語不太好的新加坡人看華語新聞。所以，
語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國際電視新聞報導中的播報增強手法的
使用。

新加坡電視新聞媒體一直受到政府嚴格宏觀調控。不論是英語頻
道還是華語頻道，都在從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側重點，為新加坡觀眾
帶來很多國際新聞和資訊，這些是不同語言頻道相同的地方。他們的
報導內容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政府「嚴加管制」或自律審查。所以，不
論是英語頻道還是華語頻道，都不可能可以像西方國家電視台那樣，
一味追求收視率，不管內容是否合適，只要收視率上去了就行。新加
坡政府的傳播政策「不僅對於公眾利益有害的節目的審查，而且也積極
地設計和計畫支持政府的發展目標的相關電視節目」（Kuo, 1984: 52），
這一政策一直沒變。此外，「凡是涉及政治、宗教、族群等敏感問題都
一律謹慎審查」（Kuo, 1984: 52–53）。儘管新加坡政府業已逐漸和務實
地放寬對媒體的管制，但是對電視的控制仍然不肯放手，以確保對「族
群敏感和種族和諧」的尊重（Kuo & Hao, 2003）。

新加坡政府對電視頻道的管理與執政黨的務實媒體政策息息相
關。所謂務實，主要是指把媒體管理與發展的導向和多元語言取向緊
密聯繫在一起（Kuo, 1999），也就是說媒體理應在社會發展，尤其是在
政治穩定和種族和諧等核心問題上起着建設性的作用（Kuo, 1999）。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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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政府這一傳媒政策始終貫穿新加坡新聞傳媒的運作，包括電視新
聞的策劃，選擇以及播報。

有關英語頻道和華語頻道的國際電視新聞對比研究結果表明，在
嚴格控制的傳媒體制下，不同語言頻道在報導國際新聞時不會有太大
區別。對於涉及敏感問題或話題的報導，如新加坡與外國或鄰國的關
係，宗教問題，民主和自由等敏感政治問題，不管何種語言，電視新
聞報導總會自覺地在新聞報導上配合政府，同政府保持一致。但是在
新聞流動（流量和流向）、題材的側重點以及增強播報手法上，不同語
言頻道則顯現出很大的區別。由於這些區別都不觸及族群、文化和政
治等敏感問題，不同語言電視頻道都有相當的自由度，能在國際電視
新聞流動上有所區別，或在題材的側重點上有所不同，或在使用播報
增強手法上有所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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